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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商城西北部河南省体育场区域揭示出一处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商代

早期祭祀遗址，遗址总面积约1600平方米，拥有环壕、夯土围墙、建筑基址及大型祭祀场等系列遗迹。这是首次在

郑州商城范围内展现出由防御设施、祭祀空间与附属建筑共同构成的封闭式祭祀院落体系。祭祀场形态与以往商

城所见迥异，牺牲种类涵盖人、牛、羊、猪等，反映出祭祀活动的多样性与复杂仪式。该祭祀遗存生动展现了早商社

会祭祀制度的组织化与仪式化程度，为理解商代早期宗教信仰、族群结构与社会权力运作提供了关键实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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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是探索

中国早期国家形态、都城规划与礼制起源的核心

考古遗存。长期以来，考古工作者虽在城内发现

了多处祭祀遗存，但多为零散分布的祭祀坑或局

部遗迹，缺乏完整的空间结构与功能组合，难以系

统揭示早商祭祀制度的整体面貌。近年来，郑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商城西北部的河南省体育场

区域发掘出一处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商代早期

祭祀遗址，首次展现了由环壕、围墙、建筑基址及

大型祭祀场构成的封闭式祭祀院落体系①。这一

发现不仅为理解商代社会结构、宗教观念提供了

关键实物资料，也对深入探讨郑州商城作为商代

早期亳都的性质②、城市功能以及王朝依托王都资

源，构建其神圣统治秩序与礼制具有突破性意义。

一、空间构建：西北祭祀场的形成过程

从考古发现来看，祭祀场的形成过程是先营

建仪式空间，后建设核心“祭坛”，最后开展祭祀活

动。根据发掘区T1203北壁剖面，地表向下约 1.5
米为现代回填与淤土层，其下地层可分为三层：①

层为浅黄色淤土层，土质松软，属现代文化层；②

层出土唐宋时期的泥质灰陶、瓷片等，属唐宋文化

堆积，表明商代遗址已经遭到破坏；③层（深0.3—
1.15米）为灰褐色土层，出土陶片、兽骨、石器等遗

物，为商代人类活动所形成，堆积厚度呈现西部薄

东南部厚的特点。祭祀遗址位于该层，考古发掘

显示，整个祭祀区的规划布局遵循着严格的设计

与规划原则。

（一）院落构建

院落整体为长方形，在其北部地势较高处发

现的两处大型建筑基址（以 F2为代表）及其附属

的围墙、环壕系统，构成了整个祭祀区的空间基

础。F2为东西向长方形连排式建筑，面阔7间，其

中第七间面积显著大于其他房间，显示出其可能

具有特殊功能。建筑基址经过夯筑，地基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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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测每一间应该都供奉有重要的祖先神灵。

第七间面积显著扩大，可能是最高等级祖灵的供

奉场所。该建筑很可能承担着“宗庙”的功能。

夯土围墙平面呈方形，环布于建筑基址的东、

西、南三面，与建筑基址共同围合出一个面积约

1600平方米的封闭院落。围墙外侧设有规整的壕

沟，沟壁陡直，深度可达 1.5米，形成“主体建筑—

围墙—环壕”三重结构，院墙确立出祭祀空间的边

界，将祭祀区域与世俗生活空间严格分离，强化了

祭祀活动的神秘性、专属性与权威性。

（二）“祭坛”与祭祀坑

在祭祀院落内发现了较多的祭祀坑，面积大

小不一。其中K8为主“祭坛”，时代最早，面积也

最大，目前保留面积逾 100平方米，应当是破坏后

留下的残存部分，实际范围为北到K16、K13，东到

K14，因此复原面积约 200平方米（图 1）。这一认

识也得到了发掘者的支持，发掘过程中他们对这

个中间区域的文化堆积进行了细致而严谨的处

理，首先，确定了这个堆积的分布范围，文化堆积

的土质土色差异非常小，区域之间的颜色也大略

相同，并且绵延跨越了好几个探方。经过对这几

处疑似灰坑周密的审视，发现这个看似绵延分布

的堆积应该是一个大的遗迹，且分布不均匀，似乎

边缘薄些［1］。

“祭坛”K8系多层陶片平铺而成，其间夹杂有

兽骨、卜骨、朱砂陶片、人骨和动物残骸等，这些陶

片没有拼合性，是由互不相属器类的碎片堆积起

来的，并不是祭祀时完整陶器摔碎后散落的。“祭

坛”现保存高度仅有0.3米。从目前发现的祭祀坑

和祭坛底推测，“祭坛”原来是有一定高度的，原始

平面已经被破坏，依据周边祭祀坑残存底部推测，

破坏高度至少有 0.5米。祭坛内铺砌的陶片数量

庞大，形成厚厚的陶片层，器形涵盖鬲、深腹罐、

甗、斝、爵、大口尊、簋、罐、盆、瓮、壶等，几乎囊括

了商代早期日常生活与礼仪活动中的主要器类。

复原面积约200平方米的圆形“祭坛”，可能蕴含着

古人对“天圆”的宇宙观模拟，是祭祀活动本身成

为沟通天地、神圣空间的体现。

“祭坛”K8周围发现25处祭祀坑，其中部分祭

祀坑打破“祭坛”，说明是先有祭坛后有祭祀坑。

“祭坛”K8与其周围的祭祀坑共同形成一个祭祀

场。祭祀坑又分为坑状堆积和片状堆积，坑状堆

积多为竖穴土坑结构，其内可见完整的动物遗骸

和人骨。

目前考古发现祭坛周边的祭祀坑如下：K2、
K3、K4、K7、K21 分布于西南部，K12、K14、K15、
K17、K6等分布于东部。其中K14为片状堆积，平

面为椭圆形，长径2.4米，厚约0.05米，堆积为灰褐

色，南部出土大量陶片、卜骨、石刀及少量动物骨

角，北部有一具完整的婴儿骨架，呈俯身状平置于

堆积中。K2为竖穴土坑式，平面近椭圆形，壁微

弧，近底渐平，坑口长径1.5米，坑底长径1.2米，深

0.3米。坑内填灰褐色五花土，土质较软，坑底出

土呈跪卧状完整野猪骨架，头向北，四肢叠于腹

下。K3也为竖穴土坑，坑底有一副完整的野猪

骨架。

“祭坛”范围内出土的卜骨数量较多，多采用

动物肩胛骨，并经过修整，可见清晰钻灼痕迹。如

标本H113∶9，黄褐色，为牛肩胛骨，卜骨上可见密

集的钻孔，排布不规律，多圆形圜底，深浅不同，个

别钻孔可见灼烧的黑色印痕。标本H155∶1，灰褐

色，为牛肩胛骨下端残部，卜骨上可见零星灼烧

钻痕。

院内没有其他遗存发现，这种以“祭坛”为中

心、周围环绕多种类型祭祀坑的布局，清晰地展示图1 河南省体育场大型祭祀遗存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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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主祭坛是祭祀仪式的核心，是举行燔燎、瘗埋等

祭祀仪式的场所。层叠的陶片保证了祭坛坚固，

大量的祭祀坑、丰富的牺牲遗存（人、牛、羊、猪）及

大量卜骨，表明这里曾举行过多次规模盛大的祭

祀活动。而周围的祭祀坑则是仪式中不同时间、

不同祭品最终“瘗埋”的专门场所。

总之，整个区域由环壕与夯土墙环绕，形成神

圣禁域，将祭祀活动与日常空间严格区隔开来，强

调了仪式的庄严性。

二、年代判定与遗存性质

（一）年代判定

这是郑州商城第一次发现祭坛类建筑遗存，

从遗址文化分期看，祭祀区域根据地层堆积关系

和遗物类型，该祭祀场的存续年代可明确界定为

二里岗下层晚段至二里岗上层一期，其地层关系

与陶器特征为此提供了清晰的证据。

在二里岗下层晚段，祭祀场始建并使用，早期

堆积（如G4③）中出土的陶器组合，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鬲口沿外卷，绳纹印痕较细，整体形态尚

未脱离二里岗下层早段的某些风格；深腹罐为深

直腹或微鼓腹；大口尊颈部短促，肩部突出；深腹

盆口沿内敛，腹部较深，这些都是二里岗下层晚段

的典型特征。

二里岗上层一期，祭祀场在此阶段继续沿用，

其代表性遗迹单位（如K14、G4②等）出土的陶鬲

风格显著改变，粗绳纹成为主流装饰（如K14∶41），

胎体普遍增厚，口沿形态以折沿方唇为主，器身往

往与粗绳纹、圆圈纹（或称“圜络纹”）结合，形成该

期典型标识；甗出现折沿双唇式样；大口尊颈部明

显加长，口径大于肩径（如标本G4②∶26）；爵、觚等

酒器仍延续使用。二里岗上层一期陶器群在延续

部分传统器类的同时，整体呈现出纹饰粗犷化、器

类多样化、鬲、甗等三足器形态挺拔的显著趋势，

反映出制陶技术的规范化与礼器组合的稳定性。

这些器物特征的演变脉络清晰，与郑州商城典型

的二里岗上层一期陶器特征完全吻合。这两期器

物群前后衔接，证明祭祀场在二里岗文化中、晚期

持续用于祭祀活动。

（二）遗存性质

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圆形祭坛时代较早，仰

韶文化时期的双槐树遗址就有发现。二里头文化

时期的二里头遗址也有发现，如其宫殿区北部和

西北部一带，集中分布着一些与宗教祭祀有关的

建筑和其他遗迹。这些建筑基址或为坛类建筑，

呈东西向排成一线③。发掘者指出，所谓祭坛“主

要是平面大致呈圆形、凸出于地表之上的土坛，坛

径一般在 5米以内。坛上布列着一圈或二圈圆形

‘土墩’（在坛体上挖出大小相若的圆坑，坑中填不

同于坛体的土形成土墩）。坛面和坛下有路土，坛

的周围是平整干净的场地”［2］。

商代的祭祀遗存中发现有建筑基址或祭台

（坛）的有两处，分别是江西樟树吴城遗址和河北

藁城台西遗址。吴城遗址是商时代赣水流域某一

方国都城及其政治、文化中心。吴城遗址祭祀区

位于城址中心，主要由红土台、道路、建筑基址、红

土台座、柱洞群五大部分组成。红土台基本上处

于整个吴城遗址的中轴线上，台地平面略呈“T”
形，西端有建筑基址和红土台座，南侧有道路，西

南角有密布的柱洞，高出周边地区1—1.5米，形成

了一处较为平整的略带坡度的宽广台地，面积达

6500平方米。建筑基址（F1）为圆角长方形，面积

约 30平方米。门道两端各有一构造特殊的门墩，

两门墩内侧各有一个柱洞。整个基址共有19个柱

洞，排列一周。红土台座南北长 1.6米、东西宽

0.55米，在红土台地边缘西南侧以及红土台座的

东南侧，共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柱洞上百个。发掘

者从这些遗迹关系的布局推测，道路、建筑基址、

红土台座、柱洞群和红土台地有机地构成了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组成了一个大型的宗教祭祀场

所④。对于祭祀的性质，发掘者认为由于红土台地

位于整个城址的中轴线上，可能属于宗庙、社稷等

的“内祀”。与河南省体育场的郑州商城祭祀遗存

比较，二者在城市位置、形状方面都不同，性质也

应当不同。

藁城台西遗址是河北石家庄地区商代中期偏

晚的一处大型遗址。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房基东

侧发掘了 4座祭祀坑（编号分别为H82、H83、H76
和H104）。其中H82和H83平面呈长方形，H76略
呈平行四边形，这三个坑分别埋牛、羊、猪三牲。

H104呈圆角长方形，内埋 3具人骨架。两具为成

年男子，一具为 14岁左右男子。报告推测这3个
人牲是被捆绑后活埋的。藁城台西遗址祭祀坑的

殷享攸存：郑州商城大型祭祀遗存的新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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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略晚于河南省体育场的郑州商城祭祀遗存⑤。

这些祭祀坑平面形状多为方形，深浅也不一致，虽

集中分布，但不是同时形成的，其特征与河南省体

育场的郑州商城商代祭祀遗存接近。两者均将祭

祀活动与特定建筑（宗庙）关联，均使用人牲与动

物牺牲，反映了共同的祭祀观念。但台西遗址遗

存规模小、结构简单（仅有祭祀坑），而河南省体育

场的郑州商城遗址规模宏大、延续时间长。关于

藁城台西祭祀遗存的性质，宋镇豪认为“疑此为邑

内宗族或家族特置的祀先祖祭所”［3］。河南省体育

场商代大型祭祀遗存的祭祀形式、种类、规模、祭

祀坑的数量与祭祀方式皆为此前发掘所未见，其

位置又位于早商亳都城外的西北部，存在为商代

早期某个重要族邑的祭祀场所的可能性，它表明

在早商时期，以血缘为纽带的“族”仍是社会的基

本政治单元，这些大族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祭祀

中心和经济基础。商王朝可能正是通过控制或联

合这些强大的族邑来实现统治的。

此外，河南省体育场祭祀遗存的范围不限于

目前考古发现的院落，发掘区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文化层仍在向外延伸，当与周边生产、生活区域

紧密相连，这表明其祭祀活动很可能是为服务某

个特定、重要的核心活动而存在的。除存在为某

个重要族邑的祭祀场所的可能性外，也存在毗邻

大型作坊区（如铸铜、制骨作坊）祭祀的可能性。

《礼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4］因此，笔者

倾向于该祭祀场区域是某个氏族祭祀祖先或进行

其他活动的固定场所，围墙内的祭祀场和祭祀坑

是屡次祭祀后的遗留。

三、祭祀遗址新发现的意义

河南省体育场商代祭祀遗址是近年来郑州商

城最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之一。考古资料证明，

早商时期在郑州商城有频繁的祭祀活动，各区域

都遗留下来零散的祭祀遗存。该发现填补了郑州

商城缺乏大型完整祭祀空间的空白，丰富了我们

对早商时期祭祀方式的认识。体育场院落式祭祀

场的发现，如同提供了一把“钥匙”，为我们理解郑

州商城其他区域中发现的零散祭祀遗存，开启了

一个全新的认知空间。

（一）从“点状遗存”到“空间布局”的转变

郑州商城祭祀遗存目前大量的考古发现都呈

点状分布，东北部宫殿区内的夯土台基附近、内外

城之间东南部、西北部、紫荆山铸铜作坊、南关外

铸铜作坊、二里岗等地点均可见到大量祭祀遗存，

可谓遍及内城、内外城之间。与此同时，从各区域

的祭祀用牲、用器可以看出明显的等级差异，有高

规格整牛祭祀、青铜器祭祀坑以及多具人牲与动

物牺牲混合祭祀。但具体到每一个祭祀活动场

所，则整体情况不详。以体育场完整的祭祀场为

参照，可知这些祭祀都应有完整的分布空间。例

如近期考古新发现张砦南街祭祀遗存群，包括夯

土基址、陶器坑、动物坑、特殊人骨坑等，极有可能

是在一个类似体育场祭祀场的、具有明确空间规

划的院落单元内，按照祭祀礼仪的不同环节或等

级需求进行的有意布置。夯土基址可能对应着祭

祀主体建筑或祭坛，陶器坑、动物坑、人骨坑则分

别代表了奉献祭品（礼器、牺牲、人牲）的不同形态

与内涵。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功能互补、仪式流

程完整的祭祀行为组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

砦南街青铜器窖藏与这些祭祀坑距离较近，窖藏

青铜重器很可能是该祭祀场所使用的核心礼器，

在特定仪式后被隆重埋藏⑥。再如，2019年在郑州

商城内城西南角的夕阳楼片区发现一批长方形灰

坑，形制较为规整，方向多东西向或南北向，集中

分布却罕见有打破关系，多处坑内发现较多人骨

和动物骨骼，并伴随着完整陶器、卜骨等遗物的大

量出现，发掘者初步认定该区域可能存在较为长

期、固定的祭祀行为⑦。其周边也应存在一定空间

的院落和庙宇。

体育场祭祀遗存将文献中所记载的“庙”“社”

“坛”“坎”祭与郑州商城考古发现紧密结合起来。

它以清晰的空间结构将文献记载中的祭祀礼仪转

化为可观察、可分析的考古实证，极大地深化了我

们对郑州商城祭祀体系及其社会功能的理解。其

一，此前郑州商城虽发现大量祭祀坑，但始终缺乏

与文献“坛”相对应的、具有明确建筑形态的礼仪

空间。该发现填补了商城祭祀类型中“坛”的空

白。其二，作为祭祀中心，该遗存为理解分散的

“坎祭”遗存提供了整体框架。商城内外发现的大

量埋有人骨、兽骨的深坑（如二里岗H111），其“瘗

埋”特征与甲骨文“坎祭”记载高度吻合。其三，它

整合并印证了多元祭祀形态，揭示了祭祀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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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例如，宫殿区附近人头骨壕沟的发现，可

能与“献俘告执”的社祭有关⑧。郝本性认为：“据

文献记载弹骨为用人头骨器皿饮酒，所以弹杀的

可能最大。……商城人头骨饮器附近，出土有祭

祀遗址与东周亳与亳丘陶文，而社除有免祸求丰

收的土地神作用外，还是一处行刑、盟誓、献俘告

执（或告禽）的场所。又根据该地为商城宫殿区，

献俘告执（或告禽）有时要把敌人首级献到宗庙或

到王宫向商王告捷，因此这百枚人头骨饮器又为

判定亳社所在提供了佐证。”［5］

因此，体育场院落式祭祀场的发现，促使我们

将张砦南街等地的各类祭祀遗迹，从“点状遗存”

重新整合为“空间布局”来理解，从而更深刻地认

识到郑州商城的祭祀活动是高度组织化、制度化

的，无论是空间分布，还是坑类形状、内涵都遵循

着一定的礼仪规范。这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早商

国家祭祀制度、宗教权力表达乃至都城神圣空间

布局的认识。

（二）对商城北部功能区与“大邑商”格局的

新认识

发掘者也认识到，“遗址位于郑州商城内外城

之间，当是郑州商城重要的组成部分，或承担一定

的‘区域功能’，应是郑州商城的祭祀场所之一”［6］。

体育场祭祀遗存也毗邻大型作坊区（如铸铜、制骨

作坊）等。近年来，随着郑州商城北部基本建设的

开展，该区域所发现的商代遗存越来越丰富，已充

分证明它与商城不可分割，且很可能是商城某些

特定的重要的手工业中心。

一方面，商城北部普遍存在丰厚且连续的文

化堆积，这直接反映了该区域在商代长期、密集的

人类活动。考古工作在郑州商城东西南北四面展

开，发现内城以外约 1100米范围内普遍分布着厚

度介于0.5—2米之间的商文化层。历经三千余年

的自然侵蚀与人为破坏，至今仍能发现大面积的

遗迹与文化层，足见当时该区域人口聚集、活动频

繁，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层堆积。这绝非边缘或附

属地带的文化面貌，而是核心功能区长期发展的

直接证据。

另一方面，该区域集中出现了专业化、规模化

的手工业“园区”，发现了多处功能明确的手工业

作坊遗址：紫荆山的铸铜遗址⑨、河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铸铜作坊⑩表明这里存在着高技术的青

铜铸造业；省政协及豫剧团所在地发现的制骨作

坊􀃊􀁉􀁓，揭示了骨器（包括饰品、工具等）的集中加工

与制造；在纬五路中段等地发现的夯土基址􀃊􀁉􀁔，很

可能与手工业区的管理、仓储或相关配套建筑有

关。2002年，在商城北部偏西的河南省图书馆老

馆院内进行的试掘，文化层堆积达4米多，出土较

多陶片，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次之，器形

有鬲、大口尊、捏口罐、器盖、深腹盆、瓮、网坠等。

纹饰以绳纹为主。骨器有骨料、兽骨块，其中一些

兽骨有被切割的痕迹􀃊􀁉􀁕。这些作坊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呈现出一定的集中分布态势，构成了一个功

能齐全、产业配套的手工业生产区，为整个商城乃

至更广大区域提供产品，是商城经济繁荣与物质

保障的基础。

河南省体育场一带发现的商代祭祀遗存，表

明商城北部并非纯粹的生产或生活区，同时也承

载了重要的精神信仰与礼仪活动功能。祭祀区的

存在，往往与政治权威的彰显和社会秩序的维系

紧密相连，将其布局于重要的经济工业区附近或

之内，可能反映了国家权力对核心经济活动的控

制与庇佑，也说明了该区域在商城整体社会与礼

仪体系中的重要性。郑州商城制陶、制骨、铸铜作

坊内开始出现大量祭祀遗存，意味着郑州商城的

手工业者开始拥有相应的祭祀权力。

综上所述，郑州商城北部的考古发现，系统性

地揭示了该区域是人口稠密、长期发展的活跃区

域，是支撑商城运转的核心手工业与经济中心。

因此，将这一面积广阔、遗存丰富的区域纳入郑州

商城，使商城不再局限于内城及已确认的郭城部

分，其总体范围显著扩大。这些考古发现不仅改

变了我们对商城空间范围的传统认知，也扩大了

商城实际使用的总面积。河南省体育场祭祀场的

发现，为我们系统理解郑州商城的祭祀功能打开

了大门，并有力地证明，这座早商王都已经呈现出

早期“大邑商”的社会形态。

（三）郑州商城王陵区西北方位说的新佐证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尤其是对

商城西北部区域的持续勘探与发掘，结合安阳殷

墟王陵区的规划逻辑，郑州商城王陵区位于都城

西北部的可能性正日益凸显。

地理环境方面，根据考古发现，郑州商城的西

部与东部都有湖泊，其中东部水域面积很大，与圃

殷享攸存：郑州商城大型祭祀遗存的新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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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泽紧密相连，西部也有湖泊及古金水河河道，南

部经考古发掘为战国墓区。唯有西北部南傍古金

水河，北倚岗杜丘陵，地势相对高亢，符合“依山傍

水”的环境条件。殷墟西北岗王陵区正是选址于

洹水北岸的高地之上，背倚太行余脉，面临洹河，

体现了对高地、临水环境的选择。体育场祭祀场

西北部“岗杜岭”，则与殷墟王陵区的环境选择模

式高度契合，这并非偶然，很可能源于一脉相承的

商代早期王室墓地选址理念。

“殷人尊东北方位”􀃊􀁉􀁖，北方位具有天然的神

圣属性。从商文化发展的延续性看，殷墟作为商

代晚期都城，其规划是长期发展的结果，许多制

度应溯源于早、中期。殷墟将王陵区置于都城西

北岗的格局，很可能继承了更早的都城规划传

统。郑州商城作为早于殷墟的、规模宏大的王朝

都城，其城市规划必然包含了对王室墓葬区域的

整体安排。因此，从文化延续性与制度演进的逻

辑分析，在郑州商城西北部寻找早期王陵区存在

可能性。当然，这一推论的最终证实，有待于未

来在商城西北部开展系统、深入的考古勘探与关

键性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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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 Xiang You Cun：Research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Large-Scale Sacrificial Remains at
the Ruins of Shang Dynasty in Zhengzhou

Yuan Guangkuo

Abstract: The Zhengzhou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has uncovered a grand and
well-preserved early Shang Dynasty sacrificial site in the area of Henan Provincial Stadium， located northwest of the
Zhengzhou Shang City. Covering a total area of approximately 1，600 square meters， this discovery marks the first
instance of a closed sacrificial system at Ruins of Shang Dynasty in Zhengzhou， featuring defensive facilities，
sacrificial spaces，and main structures. The sacrificial layout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previously known Ruins of Shang
Dynasty， with offerings including humans， cattle， sheep， and pigs， reflecting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sacrificial rituals. This highlights the unique sacredness and significant role of sacrifices in social life at that time. The
find provides cruci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early Shang Dynasty religious beliefs， ethnic group structures， and
soci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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